中國教會史
蘇穎睿牧師
第四十六課：新彊省的福音工作 

(1) 楔子
1) 在上兩課我們談及前往新彊回教徒區作福音工作的內地會宣教士小傳，我們看到馬爾昌教士(Mr. Percy Cunningham Mather)及巴富羲醫生的小傳及他們的犧牲，我們在這一課要談談整個新彊宣教士工作的概況及1933年馬爾昌教士死後的新彊工作。
2) 新彊省分南彊與北彊。南彊多是維吾爾族人(Uygur)維吾爾有回紇、回鶻等，1934年新彊省政府公佈「維吾爾」為民族名稱，而北彊則以哈薩克人為主，來自中亞突厥語族，他們都是回人的統稱，南彊是以農業為生，而北彊則以畜牧為主，北彊靠近蘇聯，與蘇聯的交往也頗密，且有大宗貿易，北彊無論在教育上、人口上及經濟上都較南彊為佳。
3) 然而，大抵來說，新彊屬極貧窮的地域，交通亦非常不便，新彊人多聚居在一些綠州上，從一個綠州到另一個綠州要横越大沙漠。比方來說，從廸化（烏魯木齊）到西面的喀什，要行54天才抵達，從廸化到北面的伊犁也要18天的路程，從宗教角度看，佔96%是回教徒，但也聚居一些漢人、俄人、蒙古人、滿洲人等，向回教人士傳福音實在不易。
(2) 石愛樂教士(Otto F. Schoerner 1906-)
1) 在早期CIM宣教士中，大部份己經不在人世間，事實上，在1931年，CIM召募了201個宣教士到中國工場，有來自英國、歐洲各國、美國、加拿大、澳洲及紐西蘭等地，這也可算是宣教史上一大奇蹟。最長壽的是石愛樂教士（死於2006年），那時他已經是99歲了。
2) 石愛樂於1906年8月20日出生於賓夕凡尼亞州聯合城 (Uniontown Pennsylvania)，是德國移民，少年時加入路德會，受導師陶饅先生影響( Charles Troutman)教他讀聖經，因此接受了主耶穌為他救主，其父於1922年車禍逝世，隨後的五年，是他人生「沙漠訓練期」，幸得 Troutman作他屬靈的父親，得以成長，於1927年進入慕廸聖經學院(Moody Bible Institute)攻讀宣教士醫療科(Missionary Medical Course)，並修希臘文及音樂，1931年畢業。
3) 畢業後，他响應CIM呼籲200名宣教士到中國，他接受了這個挑戰，並立志到中國西北向回教徒傳福音，1931年10月1日，他從溫哥華出發，10月22日抵達上海，隨即往安慶的語言學校接受訓練，6個月後被派到新彊的廸化，同行的有巴富羲醫生 (Dr. Emil Fischbacher)、趙立德教士(Raymond Joyce) 、何仁志教士(George Holmes) 、朱佩儒教士 (Wilhelm Drew) 及柏愛生教士(Aubrey Parsons)，有關他們前往新彊的驚險旅程，在上一課已經討論過了。

4) 他們到達廸化後，適值回民與政府軍作戰，1933年初，石教士有這樣的記述：

「一月第一週，回民聯合與哈密來的維吾商人，突然在城南之吐魯蕃叛變，挑動附近大小城鎮的回民响應，2月21日我們被城牆外的槍聲驚醒，原來西郊的回民受叛軍慫恿，夜裏起來作反，幸好他們沒有大炮，否則我們會變炮灰。
現今通住中國的路會被封鎖，郵件也收不到，更甚的是，自西線的瑪納斯縣落在叛軍手中，向西通往俄國之路封閉，所有郵包全部被焚燒。4月初，叛軍擄獲政府軍的一大炮，幸好數天後由俄軍把守城門，他們用大炮還擊，由政府軍把他們趕走。」

從這描述，我們可知當時的情勢是非常危險的，更因死傷人多，他們要加入救援隊伍，由巴醫生主診，石教士在神學院是主修醫療科，自然成為巴醫生的最佳助手。但巴醫生及馬爾昌教士因而染上傷寒，先後於5月24日及27日不治逝世，巴醫生死時只有30歲。

5) 亂平後，石教士與趙教士被派往到廸化以東150哩的古城(Kucheng，即今的奇台縣)。他們找到一棟漢人居住的四合院，用了九天時間從廸化遷到這兒。石教士藉醫療工作與漢人接觸，每天二小時治病，其餘則傳福音，一個月內竟有300病人求診，不久他的名傳開了，在夏天有超過千個病人來求診，他們利用他們所住的客廳舉行崇拜，石教士用小風琴吸引了許多婦女及學生的好奇而來到，但大多是漢人、東干人(Tungaus)及回回人(Turki)。古城位於戈壁沙漠地帶，除了一些水源有綠州之外，其餘都是不毛之地，騎馬再過一天向南走，便是天山，大多數的人從未聽過福音。

6) 到了夏天他們買了車和馬，到農村一帶傳福音，其中他們來到大巿鎮阜仁(Fujuar)即今的北庭鎮，花了三天在街頭佈道，後又到農村傳道，也到處醫病。他們亦曾經深入天山谷牧地，與遊牧之回回人、哈薩克人、奴丐人、蒙古人傳福音，但成績未見理想，再加上那時政治局勢不穩，看似一事無成，當冬天來到，氣溫降至零下30oF-40oF，在漫長的嚴冬，他所作的有限，只能花工夫，在語言的學習及研讀聖經上，而在此期間，石教士與內地會一位同工道姑娘經過無數的魚雁往來，建立了一個的愛情基礎。 

7) 1935年，他們遇一位自山西的漢人，叫溫先生，是一位基督徒，他來表演雜技，他們就與溫先生合作，一面演戲，一面傳福音，但效果仍是不大，隨後有三位宣教士加入他們的行列，有馮貴珠姑娘(Evangeline French)、蓋群英姑娘(Mrt Red Cable)及馮貴石姑娘(Francesca French)，他們彼此勉勵，極有幫助，1936年他們趁著過年時節，到農村傳福音，但除了漢人稍為有回應外，對回人來説，效果不大，在幾年艱苦的工作，他們建立了一小群信主，但到了1938年局勢開始有大變化，他們出入也受限制，七七事變後中國全面抗日，4月底上海總部發出電報，吩咐他們於秋季前撤到沿海，他們只有離開服事多年的古城。
8) 從廸化去上海，也是一個極難忘的旅程，當時東行之路已封鎖，西伯利亞鐵路也不通，他們只有從廸化起程，沿著天山的古道走了40天，因天氣炎熱，他們只能夜行，約走了1000哩才到喀什，再走過著名的「世界屋脊Roof of the World」是中國、俄國、阿富汗和印度四國之交界。在喜馬拉亞山的崇山峻嶺，山過山，嶺過嶺，過了9月才進入印度的客喇區(Hunza) ，仍是冰天雪地，而同行的有六人，一同唱著「三一頌」，為回到自由區而感謝神，他們繼續南下，到加爾各答，乘船到馬來西亞，新加坡，轉到香港，再坐船到上海，全程共花了六個月的時間，到達上海，11月25日石教士與道姑娘舉行婚禮，道姑娘父母都是長老會的宣教士，1939年1月27日，他們返美述職，正預備返中國，太平洋戰爭爆發，所以一直延遲到1940年3月23日才從溫哥華啟程。
9) 返回上海，中日戰爭正酣，總部儘量把宣教士調到西部的自由區。1941年他們沿著河南省南下，前往潢川，水路難行，上有日本飛機轟炸，路程危險艱辛，他們最後抵達正陽關，最後終於抵達潢川，他們在潢川協助當地教會，並在附近鄉鎮傳福音，1941年9月18日，長子雅各(James Albert)出生，1943年日軍突襲，佔據潢川，他們怱怱向北逃難，最後抵達河南北部的內地會，並在那兒的河南聖經學院擔任院長一職。但當日軍繼續進佔河南，石教士再被派往甘肅蘭州主理該省的內地會財政，並在那兒博德醫院(Borden Memorial Hospital)負責一些醫療工作，而石師母則負責痲瘋病院工作，以不少藏人及回教受惠，到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而其子偉廉(Stephen William)亦出生，1947年6月16日一家五口回美國述職，1948年9月21日舉家回上海，一同前往蘭州，在蘭州博德醫院事奉，但到1949年，中國內戰接近尾聲，醫院不少同工也為著種種原因而辭職離開，1949年8月28日，彭德懷率領解放軍進駐蘭州，同年10月20日四子Charles Benjamin在醫院誕生，自共產黨接管政府後，對醫院事務亦諸多阻撓，1950年韓戰爆發，反美遊行示威四起，於1951年6月20日，一家六口離開中國進入香港，6月28日經歐洲而返抵紐約，他們在中國自1931年起至1951年止，回美後，他們在慕廸聖經學院工作了31年。 

(3) 中國新彊工作的困難
1) 自1920年代，內地會已經差派不少傳教士到新彊工作，但效果並不理想，賴恩融在China’s Millions 中提到昔日一，二個傳教士來到這裏，辛苦耕耘，在回教的地區並不理想，他在文章提到移民宣教，這是指中國靈工團的宣教方式，他以為這方法比昔日內地會方法較有效。

2) 在中國教會史中，我們常遇到「靈工團」一個名詞，但大多指由山東的張谷泉牧師所發起的「西北靈工團」。從Google搜索中，有526,000項有關西北靈工團的資料顯示出來，但我們要明白，這與楊紹唐所創立的靈工團不同，楊紹唐所創立的靈工團是於1934年在山西候馬建立，但在1939年總部為日軍所炸毁，靈工團也結束了，而西北靈工團卻一直維持，並且在新政權的處境下，作了不少的犧牲，不過，我們不可以說楊紹唐與西北靈工團沒有關係的，據石間帆提到，楊紹唐是西北靈工團的顧問，他除了傳達異象之外，也協助培訓有心去西北的弟兄姊妹。」

3) 西北靈工團的成立與當時的大歷史背景有著重要的關係，從抗戰到內戰，山東等地一直處於戰亂，社會不穩，當時有不少年輕人願意到靈修院，過著窮困受苦的生活，而另一方面，不少人開始對西北宣教掀起一大熱情，其中因為不少大學生移往西北，國民黨總部也遷往西北，不少基督教領袖及宣教士也遷往西北大後方，很自然就揭起了西北宣教的運動，這也是西北靈工團成型及發展的背景。

4) 1937年抗戰爆發，廣文中學停課，張谷泉只有半年便中學畢業，經美國宣教士吳克敬介紹，往華北神學院讀書，1943年畢業後留校任教，至1947年被按立為牧師，他除了教書外，還在山東一帶作巡迴佈道，他本身受耶穌家庭及聚會處的影響，他曾在山東飲馬齊林莊教會領會，蒙神呼召，在1945年帶領李道生等十餘人，加入靈修院受造就，為時靈修院由李石瑛、盛榮耀任正副院長，因新開辦，學生老師人數極少，但張谷泉加入後，便成了靈修院基本成員，當時共有42人。 

5) 在靈修院中，他們每天上聖經課，凡物公用，又注重真理栽培，順服聖靈的引導，他們也感受到要差派他們往新疆，1946年他們首先差派了張英美及劉淑媛前往，全體靈修院師生為他們禁食禱告，不帶金錢，只帶一個包裹，及一些隨身行李，跟著又差派陳邦千、黃得靈前往。1948年，張谷泉決定放下山東的靈修院，帶領全部師生及家屬，離開家鄉，前往新疆哈密，共有115人，但其實離開山東只有30-40人；沿途有人加入，到了哈密已經有差不多100人了！1948-1949年他們在哈密舉行奮興佈道大會，並邀得楊紹唐作他們的顧問，他們在哈密的地方，一樣過著凡物公用的公社生活，他們稱之為「工人之家」，又正式定名為「西北靈工團」。他們的地址是新巿場一號，過集體生活，並設立醫務、木工、菜園、打白鐵等服務行業，他們的共識是：不訴苦、不借貸、不求教會定期資助，不向西方教會募捐，一切全憑信心仰望主，當然他們的生活是非常艱苦的。

6) 值得提及的，是1949年4月，西北靈工團創辦了不定期發行的西北靈工刊物，由趙亞門在哈密編輯，在上海印刷，在刊物中，他們強調他們的志向是中國→新彊和西藏→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敘利亞→阿拉伯→巴勒斯坦，返回耶路撒冷，在短短的兩年，信徒人數增約300人，成為新彊至強大宣教機構。

7) 1950年，新彊解放，因為在新彊的外國宣教士，早在1940年已經被盛世才督軍趕走了，所以由中國本地所發起的佈道事工受到逼害，李道生、張美英在喀什被捕，1950年冬天趙西門在亦被公安趕走，1951年趙西門正式被捕，1952年張谷泉在哈密被捕，解往烏魯木齊囚禁，西北靈工團被控為「反革命罪」，1956年張谷泉死於獄中，1960年趙西門之妻文沐靈在被捕次年死於獄中，此外，劉德明、石新民也先後殉道，而趙西門則被囚達30年之久，直至1981年才重獲自由，其中亦有一些同工妥協，我們可以說到了1951年西北靈工團基本上已解體了！但到了1980年，中國政府的宗教政策放寬，西北靈工團當年被指為反革命分子的受打壓，成員得到平反，信徒亦開始小型家庭聚會，1983-1992年趙西門及李道生在七泉湖傳道，但大致來說，一直以來，西北靈工團的宣教對象主要還是漢人，只有極少數的少數民族歸信基督，他們大多仍是回教徒。
8) 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為什麼內地會宣教士在雲南、四川的少數民族中有著美好的果效，直至今天苗人等教會是非常興旺的，但為什麼內地會宣教士在新彊回教徒中的工作，並沒有如此的效果呢？直至今日，新彊回教仍是一塊硬土，究竟是什麼原因呢？這是值得我們討論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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